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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基地组织失去了在阿富汗的大多数营

地，一度失去了策划、实施重大国际恐怖活动的能力，被迫向“近敌战略”的方向转型，从袭击美国本身转

向袭击美国在中东等地的军事基地以及美国的盟友。总体来看，基地组织已经失去了核心领导人和很多重要

成员，从一个等级制组织转变为一个宽泛的国际圣战网络，但目前对国际社会仍然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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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爆发以前，基地组织主要实施本·拉登所说的“远敌战略”，目标直指所

谓的“蛇头”美国。1998 年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大使馆爆炸案、2000 年美国“科尔”

号军舰爆炸案以及 2011 年“9·11”事件，都是这一战略的具体表现。“9·11”事件发生以

后，基地组织受到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阵营的严厉打击，策划、实施重大国际恐怖活动的能

力被严重削弱。但是，基地虽然已经失去了核心领导人和很多重要成员，从一个等级制组织

转变为一个宽泛的国际圣战网络，但仍然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恐怖主义威胁来源。 

一、“9·11”后基地组织的演变过程 

在“9·11”事件以前，本·拉登及其领导下的基地组织并不是国际伊斯兰圣战运动的核

心，1996 年时只有大约 30 名核心成员。为了吸引其他圣战分子的关注与加入，拉登曾采取

了很多招数：宣布对美国进行圣战，1998 年创建“世界反犹太人和十字军伊斯兰圣战阵线”

（World Islamic Front for Jihad Against Jews and Crusaders），1998 年底策划实施美国驻肯尼亚

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但都效果不佳。直到 2001 年，基地组织才正式合并了扎瓦赫里领

导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Egyptian Islamic Jihad, EIJ），并吸收其几名成员进入基地组织的核

心领导层，开启了基地内部埃及派与沙特/也门派并立的局面。“9·11”事件爆发以后，基地

组织一举成名，成为国际伊斯兰圣战运动的旗号与核心。总体来看，从“9·11”事件至今，

基地经历了一个从低迷到重新积聚力量并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

阶段： 

第一阶段从 2001 年 10 月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到 2003 年 3 月入侵伊拉克。在美国领导

的国际反恐阵营的严厉打击之下，基地组织已从一个中央领导式的、等级制的组织，变成一

个混乱的、力量被不断削弱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院才一度认

为：基地组织已经在行动层面被严重削弱，领导能力也已经严重退化。虽然当时基地仍然视

美国为主要目标，但是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的能力已经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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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从 2003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到 2007 年。随着美国转移了反恐目标，并因进攻伊

拉克而引起伊斯兰世界的强烈不满，国际恐怖主义运动逐渐汇聚到基地组织大旗之下。在这

一时期，基地组织核心重新得到加强，损失了的高级领导人和行动骨干也不断得到补充。更

重要的是，基地组织一方面在巴阿边境地区重新获得了庇护场所，另一方面又通过与其他中

东和北非恐怖组织结盟或结成伙伴关系的形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基地在伊拉克”（Al Qaeda 

in Iraq, AQI）、“基地在马格里布”（Al Qai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和“利比亚伊斯

兰战斗团”（Libyan Islamic Fighting Group, LIFG）等，纷纷加入基地或成为基地的合作伙伴。

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基地组织活动模式：基地组织核心在训练和行动方面依赖地方分支，而

地方分支则依赖基地组织核心的品牌以获得可信度和合法性。 

第三阶段从 2008 年到 2010 年。随着“基地在阿拉伯半岛”（Al 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AQAP）的成立并在也门找到了庇护场所，在大量“伊拉克战士”和当地部族武装

的滋养下，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基地的活动能力大幅提高。目前，与“9·11”事件时期

的基地组织相比，现在的基地组织网络拥有更多的成员、更广泛的分布范围以及更加广泛的

袭击目标，其组织结构虽然更加分散，但整体力量却更加强大。[1] 目前，不仅以也门等国家

为训练营地的基地组织网络开始恢复对美国和西方目标发动恐怖袭击，一些美国籍的穆斯林

也开始被极端化并从事恐怖暴力活动，成为美国国内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基地

组织特别是其核心力量虽然在行动能力上仍然没有恢复到“9·11”事件时的水平，但是其威

胁来源和行为主体显然变得更加复杂而多样。 

第四阶段为自 2011 年以来，中东北非的政治动荡出现以后，基地组织面临着一个如何将

当前形势整合进基地组织意识形态之中的问题。[2] 随着中东安全形势的恶化，基地组织正在

利用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的危机与冲突，努力增强自身实力、扩大自身影响。在利比

亚，前基地组织分支领导人已经成为执政当局的重要军事领导人；在也门，基地组织分支已

宣布成立政府，并建立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机构，并逐步建立了军事武装；在叙利亚，基

地组织正在利用逊尼派与什叶派政府之间的矛盾，通过伊拉克的逊尼派武装参与到叙利亚的

内部冲突之中。 

二、当前基地组织概况 

当前的基地组织已经不是“9·11”之前一个单纯的组织概念，而是发展成为一个由基地

组织核心、附属组织、合作组织和非附属恐怖主义小组与个人组成的一个多层次全球恐怖主

义网络。具体来说，基地组织网络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是基地组织核心(Al Qaeda Core)。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营地被摧毁以后，多数基地

领导人转移到巴阿边境地区，被称为基地组织核心。目前，基地组织核心拥有大约 200 名成

员，主要是阿拉伯裔“阿富汗战士”[3]。基地组织的创建者本·拉登虽然被击毙，但是其继

任者扎瓦赫里（Ayman al-Zawahiri）等人继续在基地组织核心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基地

组织核心的构成也在向阿拉伯人以外的群体开放。美国公民亚当·格登（Adam Gadahn）和

阿当南·苏克里居马（Adnan el Shukrijumah）等人曾在基地组织核心中活动，东伊运领导人

阿布杜尔·哈克在普和被击毙之前，据说也曾入选基地组织核心的最高决策机构——大苏拉

委员会。 

第二是基地组织附属组织。这些组织是 2003 年 3 月美国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

以后出现的，一般从基地组织核心或本·拉登本人那里得到金融支持和思想指导，并把“基



基地组织现状与发展趋势 

41 

地”放在其名称之中。2004 年 10 月，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领导的“一神教与圣

战组织”（Group of Monotheism and Jihad, JTJ）宣布加入基地组织，并改名为“基地在两河国

家”（Tanzim Qaidat al-Jihad fi Bilad al-Rafidayn, QJTR），俗称“基地在伊拉克”[4]。2006 年 9

月，“萨拉菲宣教和战斗团”（Salafist Group for Preaching and Combat, GSPC）宣布加入基地

组织，并改名为“基地在伊斯兰马格里布”。2009 年 1 月，纳希尔·瓦赫思(Nasir al-Wuhaysi)

领导的“基地在阿拉伯半岛”宣布接受基地组织核心的指挥。另外，哈伦·法祖尔(Harun Fazul)

领导的“基地在东非”（Al Qaida in East Africa）等，也成为基地组织的附属组织。有些附属

组织的恐怖活动能力甚至比基地组织核心还要强大。“基地在阿拉伯半岛”就曾策划过 2009

年 12 月 25 日的圣诞节炸机阴谋和 2010 年 10 月通过货机袭击美国的阴谋，被美国认定为比

基地组织核心更加危险的恐怖组织。[5] 基地组织核心对这些附属组织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

必要时还会处罚违令成员。有些附属组织也会主动就重大战略问题向基地组织核心汇报与请

求。例如，扎卡维领导“基地在伊拉克”时曾向基地核心领导层申请将其活动范围扩大到约

旦。[6]  

第三是基地组织合作组织，主要指与基地有共同或类似的意识形态和活动策略、经常相

互响应但不是或尚未成为基地组织附属机构的组织。这些组织可以独立活动并追求自己的目

标，需要时与基地组织核心进行合作，阿富汗塔利班（Taliban）、巴基斯坦塔利班

（Tehrik-e-Taliban Pakistan）、虔诚军（Lashkar-e-Tayyiba）、索马里青年党（al Shabaab）、乌

兹别克伊斯兰运动（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东伊运（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 ETIM）、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阿布沙耶夫组织（Abu Sayyaf Group）和伊斯兰祈

祷团（Jemaah Islamiyah）等，都属于这种合作组织。这些组织的核心成员或领导人往往也有

在阿尔及利亚、巴尔干地区、车臣地区、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的战争经历，或曾在

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接受过相关训练，并与基地组织核心的成员有过接触与联系。但是，不

同的合作组织、同一组织在不同时期与基地组织核心的合作程度并不相同。例如，伊斯兰祈

祷团与基地核心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建立了联系，双方于 1998 年达成了合作协议，主要内

容是伊斯兰祈祷团提供后勤支持并从事相关活动，而基地组织则提供相关的技术与资金，[7] 

但现在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并不密切。对于基地组织核心来说，这些合作组织的意义在于

其拥有更加广泛的、分散的支持群体，能够编织起更大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来实现基地组织

的总体战略目标。“索马里青年党”于 2010 年 2 月宣布支持基地组织核心以后，就把基地组

织的成员招募活动拓展到美国本土。2007 年以来，该组织从开始在美国明尼苏达州

（Minnesota）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等地的索马里后裔中招募了 20 多名成员，谢瓦·艾

赫穆德（Shirwa Ahmed）还成为美国公民中的第一位人体炸弹。[8] 

第四为非附属恐怖活动小组与个人，是当前基地组织恐怖主义网络中最难以应对的部

分。这一部分主要指受到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感召或在其鼓舞下产生的小型恐怖组织、恐

怖活动小组或个人。当前，在欧美国家内部存在着大量本土圣战分子（home grown jihadist）。

这些人虽然受到基地组织全球圣战思想的感染，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与基地组织核心没有直接

的、有形的联系，处于自我招募、自我极端化、并利用虚拟训练营（virtual training camp）进

行自我训练的高度自治状态。[9] 例如，2005 年 7 月英国伦敦地铁连环爆炸案的制造者默罕

默德·汗（Mohammed Siddique Khan）等英国极端分子虽然曾到巴基斯坦的基地训练营地接

受过恐怖活动训练，但并非基地组织的正式成员。在美国，这种现象也经常出现。2007 年 5

月，一些美国国内圣战分子计划袭击美国新泽西的迪克斯堡（Fort Dix）和其他军事设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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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罗塞尔·德夫雷特斯（Russell Defreitas）领导的一个小团伙计划袭击纽约的肯尼迪国际

机场。有时，这种恐怖分子可能通过网络等途径接受或接触过基地短期的思想与战术训练，

甚至与个别基地成员有过联系。2009 年 11 月，在美国胡德堡（Fort Hood）枪击同事的美国

陆军少校尼达尔哈桑（Nidal Hasan），就与基地组织的狂热宣传鼓动人员奥拉基有过信件往来，

但他本人并非基地组织成员，而是根据个人意愿独立行动的。[10] 

2004 年，一名叙利亚出生的基地组织分子阿布·苏里（Abu Musab al-Suri）发表了一份

长达 1600 页的声明—“对伊斯兰抵抗的一个全球呼吁”（A Global Call to Islamic Resistence）。

在声明中，苏里认为过去几个伊斯兰武装失败的原因是其等级制的组织结构，要想取得胜利，

伊斯兰武装组织要建立体系（niszal/system），而不是组织(organization)；要把各个秘密的、

互不相联的、大量的恐怖活动小组整合成一个无中心的，但是有共同目标、共同名称和共同

原则的全球性运动。[11] 虽然苏里的声明并不一定能够代表基地组织的战略方针，但显示出

基地组织目前已开始从一个等级制的、结构紧凑的恐怖组织，演变成为一个多元的、分散的

恐怖主义网络或运动。并且，这种新型的基地组织网络或基地组织运动，可能会给国际社会

带来更加严重的威胁。特别是在欧美国家大量涌现的本土极端分子，在法律地位、语言能力

和文化技能等方面都拥有传统基地分子所不具备的便利条件，成为欧美国家更难应对的恐怖

主义威胁来源。 

三、基地组织的发展趋势 

自从“9·11”事件以来，基地组织在国际反恐阵营的高压下做过很多尝试，有些成功但

也有很多失败。特别是“基地在伊拉克”的兴起与衰落过程，更让很多基地组织领导人开始

反思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斗争战略。“基地在阿拉伯半岛”领导人就认为，“基地在伊拉克”的

衰落是因为毫不妥协地在伊拉克推行伊斯兰教法而不顾伊拉克民众的现实需要，导致大部分

伊拉克民众对基地产生反感。要想扩大在也门的影响，“基地在阿拉伯半岛”在坚持伊斯兰教

法以及反美、反西方原则的基础上，也关注也门当地民众的需求，与也门当地武装力量结盟

或融合。在斗争策略方面，基地不仅要坚持传统的暴力活动，还要向民众提供社会福利和基

础设施，为普通民众提供一种可靠的、可以替代政府功能的选择。[12] 这样，圣战就不仅仅

是抽象的意识形态需求，还将成为一种世俗的生活方式。总体来看，基地组织表现出以下发

展趋势： 

第一，结构上出现分散化趋势。在美国的高压之下，基地组织的指挥与信息网络受到破

坏，核心领导人半数以上被打死或逮捕，精神号召力下降，资金状况也在恶化，难以维持传

统的等级式组织结构。[13] 特别是本·拉登死亡以后，被拉登个人权威压制下来的基地埃及

派与沙特/也门派之间的分歧与斗争再次显现出来。埃及派代表人物扎瓦赫里虽然接任了基地

最高领导人，但是他真正能够直接指挥的其实是其班底“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EIJ）成员，

沙特/也门派虽然目前还不会脱离基地组织，但是活动积极性将会下降。[14] 在这种情况下，

基地组织的组织结构将更加松散，基地组织核心对分支机构和合作组织的指挥与控制能力将

会更弱。但通过其各独立运作的附属组织、合作组织以及非附属的小组与个人，基地组织网

络的恐怖活动也将更难预防。[15] 

第二，活动方面出现当地化趋势。被赶出阿富汗以后，基地组织越来越注重吸收当地人

加入基地组织并在当地活动，甚至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当地政治过程。早在 2005 年，扎瓦

赫里就曾致信“基地在伊拉克”的时任头目扎卡维，建议后者改变战略，停止处死俘虏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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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谋求在美军撤退以后承担伊拉克政治的领导角色。[16] 在也门，“基地在阿拉伯半岛”正

在把基地组织的普世性、全球性意识形态与也门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关注也门的当地问题，

声称自己与也门民众站在一起，并试图组建伊斯兰政权和正式的军队，[17] 在 2011 年宣布在

也门正式建立“伊斯兰酋长国”。在非洲，基地组织分支也越来越多地利用当地矛盾，与地方

性反叛武装结盟或合作，壮大自身实力及其在当地的影响。[18] 

第三，基地组织在国际恐怖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出现标签化趋势。由于基地组织越来越松

散，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基地组织分支也不一定完全听从基地组织核心的指示，基地组织现在

更像是一种标签或意识形态象征。当前，基地组织核心最重要的凝聚力和领导力不是来自其

传统的结构优势和资金优势，而是来自于其在国际伊斯兰圣战运动中的代表意义。[19] 在这个

意义上，基地就不仅是一个组织名称，还成为伊斯兰圣战运动的代名词。[20] 

第四，恐怖袭击目标方面出现多元化趋势，不仅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是基地的传统目

标，中国、印度等的发展中大国也可能成为基地组织的袭击目标。随着基地组织的分散化和

当地化，基地组织核心已经无法为所有成员规定统一的袭击目标。在美国撤出伊拉克和阿富

汗等国家以后，反美口号在基地组织网络中的重要性也会随之下降，其他国家面临的恐怖主

义威胁则会相应上升。 

第五，恐怖活动动员与人员招募方面出现网络化趋势。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互联

网成为恐怖主义战场的一部分，基地也越来越依赖互联网作为自己的宣传、招募和培训工具。

与上世纪 90 年代基地组织只有一个网站（www.alneda.com）相比，目前基地组织直接和间接

运行着数千个网站、论坛和聊天室。[21] 如“基地在阿拉伯半岛”负责发行的网络杂志《战

争回声》（Sada al-Malahim/Echo of Wars, SM）大量刊登圣战分子的文章和评论，在基地组织

的宣传和招募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2]本·拉登、奥拉基和其他基地核心成员的死亡也没

有削弱基地组织在互联网领域的战略优势，基地组织照样可以利用网络对目标群体进行广泛

的“脸谱侵略”（Facebook Invasion），招募成员并对其进行训练。[23]  

第六，资金筹集方面出现犯罪化趋势。“9·11”事件以后，基地组织的资金来源渠道不

畅，很多附属组织与合作组织都被迫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开始与犯罪组织合作甚至结盟，其

中一些还兼具恐怖组织和犯罪组织的双重属性。在 2004 年 3 月 11 日西班牙马德里火车连环

爆炸案中，来自摩洛哥和西班牙本地的基地组织分子就是用 66 磅大麻（hashish）换取的 440

磅炸药，造成 190 多人死亡。[24] 基地组织活动区域往往也会成为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形势

严峻的地区。非洲萨赫勒地区是“基地在伊斯兰马格里布”的主要活动区域，已经成为一个

重要的国际毒品走私中心。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数据，每年大约有 50 多吨来自

拉美和阿富汗的可卡因和 30 多吨海洛因从这里流向欧洲。[25]乌伊运（IMU）则既是一个恐

怖组织，又是一个贩毒组织。恐怖组织与犯罪组织在活动形态、组织结构等方面的一体化，

已经成为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一个普遍现象。[26] 

第七，成员构成方面出现西方化趋势。美欧等西方国家一直是基地组织的首要袭击目标。

特别是美国，更是基地眼中必须袭击的“蛇头”。过去，基地组织通过向美国派遣恐怖分子的

形式在美国境内发动恐怖袭击。“9·11”事件以后，美国和欧洲国家纷纷强化了国内安保措

施，加强了安检力度。2002 年 11 月美国正式将机场安检业务从私人承包商手中收归政府，

于 2010 年 11 月起在美国机场实施严格的搜身安检措施。同时，美国还对进出美国国境的外

国公民采取严格的生理特征监控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基地组织分子向美国境内渗透的难度

上升，开始通过各种手段从美国和欧洲各国内部招募成员，进而在当地从事恐怖活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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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组织与传统军事伊斯兰组织的主要目标虽然都是建立伊斯兰教法政权，但基地组织

认为首先要打击支持这些世俗政权的美国和西方国家，而非直接打击本国政权。[28] 这也是

基地组织获得中东穆斯林民众支持或同情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因为此，尽管遭受美国领导

的国际反恐怖阵营的严厉打击，但基地组织仍然以新的形态生存下来，并有发展壮大的趋势。

作为一个学习能力强、适应性强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基地组织经常能够找到国际反恐怖阵

营的漏洞与缺陷，寻找到新的人员招募与训练场所。特别是针对那些年轻的极端主义网民，

互联网更使基地组织获得了传统传播手段不可比拟的宣传与动员优势。在 2010 年 12 月延续

至今的中东大变局中，很多人曾乐观地认为中东民众有了暴力与冲突以外的民主选项，基地

组织也将因陷入中东国家的内部冲突而损害自己的道德优势，这将不仅压缩恐怖主义的生存

空间，也将削弱基地组织的民众基础。[29] 但是中东国家的内部动乱以及伊斯兰势力的纷纷

抬头表明，即使基地组织的民众基础可能会有所削弱，但叙利亚、利比亚、埃及和也门等国

的动乱局面，也给基地组织提供了机会与活动空间[30]。特别是欧美国家那些通过互联网接受

圣战思想并进行初步恐怖主义训练的新一代基地分子，一直在积极地寻找实战训练场所。[31] 

更重要的是，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各场冲突与战争培育了大约 1 万至 3 万名穆斯林外国战

士，[32] 构成了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当代伊斯兰圣战运动和国际恐怖主义运动的人员基石。即

使基地组织以及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暴力与冲突思想因中东政治动荡而相对削弱，但它们仍

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最有号召力的恐怖主义符号。并且，随着其战略转型，存在基地组织

有与当地势力和武装结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伊斯兰教法政权的可能性。未来，基地组

织可能演变成一种融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暴力活动为一体的恐怖－政治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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